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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叫“欧阳道达”的文物
（外一章）

■ 徐澄泉

我要寻找一个人，一个叫欧阳道达的人。
先 在 百 度 找 到 他 的 踪 影 。 1893-1976，安

徽黟县人，北大学哲学。1933 年起，担负一串
数字的守护神：13491 箱文物，5 批南运，8 载西
迁，0 损毁。鼠标滑过，他黑白分明的面容紧
抿嘴角。

又在安谷乡间看见他的脚印。那些深深浅
浅的事迹，在祠堂与庙宇之间穿梭，刻在“五防”
守则里，印在日夜巡察的田埂上。一旦情况危
急，他就把自己拆开：部分变成木门，每日开合；
部分变成木炭，静静吸潮；部分变成编号，贴在
一万多个木箱上。我伸手触摸他旧居的墙壁，指
尖传出他尚存的温热——那一年，他从南京溯江
而上，做一个西迁文物的纤夫；纤绳勒进肩膀，
他把自己绷成一条路，让国宝从身上踏过去，安
然躲进川南乐山的屋檐下。

待文物东还，他拒绝渡海；用钢筋混凝土封
死库房。讲解员告诉我：钢筋，是他嶙峋的肋
骨；混凝土，是他沉默的反抗。

功侔鲁壁！乐山故宫文物南迁陈列馆里，又
多了一件叫欧阳道达的文物。他被陈列在“典守
壮歌”的篇章里，与《点收清册》、运输扁担并列
着。玻璃罩内，欧阳道达四字上的尘埃被拂去，
出落成四颗闪亮的珠宝。

寻找洛都寺

洛都寺还隐藏在洛都寺那里，不因我的寻找
而现身。

车子山下，“寺院修葺，谢绝参观”。
我继续前行。山路宛如旋梯，把新铺的石阶

绕来绕去。林中雀鸟，轻声念经。梵音袅袅，似
有若无。

半山腰，遭遇栅栏剪径。我只在脚手架的缝
隙，辨出一角唐代的庙檐。于是想：那个法号怀
慧的僧人，也曾如我一样，痴望北方？

栅栏那边有人声，有香火。红墙绿瓦内，斋
饭照常进行——豆花、茄子、萝卜，凑齐八人便开
席。那些坐在斋堂的人，不知山这边，有人在巴
望。

山下的世界次第展开。近处，乐山大佛与
峨眉山在视线的左右；远方，乐山与洛阳在时
空的两端。那个洛阳来的和尚，把信仰种在乐
山的土壤，一千二百年后，当乡愁长成寺庙，长
成初一十五的香火，他是否预见过这种必然的
因果？

夕阳落入岷江，洛都寺避而不见——
它躲在我的想象里，让我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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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岩山人

南安：一条路、

一尊佛、八百年

嘉州怀古·南安

丹犁故月照南安，秦骑尘消古泾在。
三万征衣化蝶去，千年云旌渡滇川。
佛法南来丝绸路，僚乱侨置新南安。
莫道开明遗韵远，新程又越万重关。

公元前309年，在灭蜀后不久，秦又灭掉
了西南丹犁国，并在青衣江边设了一个县，取
名“南安”，属蜀郡。这是乐山行政建制史上第
一次设县。至公元561年，北周改设平羌县，

“南安”存续了八百多年。

一、一条路的“传奇”

故事要从更早说起。公元前316年，秦灭
巴蜀。古蜀开明王朝末代王子蜀泮（也叫开明
泮）带着三万国人沿岷江一路向南，穿过宜宾、
昭通、曲靖，翻过哀牢山，跨过红河，硬是走到
了今日的越南北部红河平原。公元前257年，
蜀泮在当地建立瓯雒国，自称安阳王。不仅如
此，这一路向南，还带去了古蜀的文明，青铜冶
炼、城市建设、水稻栽种，等等。有史学家推
测，蜀泮及其族人的南下之路，或许就是后来
史学界所称之“南方丝绸之路”。

因为这条路，蜀地的丝绸、盐、铁器、枸酱
卖到了南亚、东南亚。唐蒙因为这条路开拓了
西南夷，司马相如写下了喻巴蜀父老的檄文。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详细记录了唐
蒙出使夜郎的经过——他带着队伍从巴蜀筰
关进入，见到了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
约为置吏”。

也因为这条路，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诞生
在汉代南安时期，至今留在麻浩崖墓中。乐山
麻浩崖墓一号墓的墓门上方有一尊石刻佛像，
结跏趺坐，手施无畏印。考古学家认定，这是
中国最早的佛教造像，年代在东汉中期，也有
可能更早。同一时期的柿子湾崖墓，也发现了
类似的佛像。这说明，当时佛教已经从古老的

“南方丝绸之路”传到了乐山。或许，这比佛教
从北方陆路传入中国更早。

二、八百年间故事多

南安县存续的八百年，还发生了很多事：
——秦人移民。秦灭巴蜀后，从陕西泾

水、渭水迁了大量百姓到四川、南安。如今，夹
江千佛岩石壁上的“古泾口”刻字，还依然清晰
可见；

——邓通发家。南安人邓通，汉文帝的宠
臣，被赐铜山铸钱，“邓氏钱”天下流通。他富
到什么程度？《史记》说他“富甲天下”，但最终
却贫苦落魄死；

——清官费贻千载流芳。东汉初年，南安
人费贻任合浦太守，勤政爱民，走的时候老百
姓扶着他的车不让走。后人把他洒泪告别的
地方叫廉山，合浦江改名叫廉江。

——鱼凫津之战。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
36年），大司马吴汉在鱼凫津大破公孙述的部
队，为统一四川扫清了障碍。

——桓温经乐山取成都。东晋永和三年
（公元347年），桓温带着一万精兵，沿长江、岷
江而上，在乐山改走陆路，直取成都，灭了成汉
政权。成汉灭后，旧臣常璩被押到建康，在孤
独屈辱中完成《华阳国志》，它是现存最早、最
完整的地方志，研究巴蜀历史，都绕不开这本
书。

……

三、“竹郎庙前多古木”

时间再回到中原“五胡乱华”时期（公元
304－439年），在西南地区，也曾发生国一次
大规模的民族迁徙。

西晋末年的成汉政权时期，僚人入蜀。僚
人本来是西南地区古老民族的统称，主要分布
在今广西、贵州、云南一带，夜郎国灭亡后，僚
人逐渐向四川盆地迁移。此后两百多年，乐山
一带几乎完全被僚人占据，西汉以来繁华的南
安县“多被荒废”。一直以来，当地人都把崖墓
叫作“蛮子洞”“獠人洞”，大约说的就是这段上
百年的“文化断档期”。

这群来自西南的僚人，带来了对竹王的崇
拜。《华阳国志》里记载了一个传说：古时候，一
名女子在河边洗衣，上游飘来一根三节大竹，
怎么推也推不走。竹子里传出婴儿的哭声，她
抱回家剖开，里面是一个男婴。这男婴长大后
才武出众，成为部族的雄长，人们叫他竹王，他
的部落以竹为姓。公元前135年，汉武帝置犍
为郡，南安成其下属县。唐蒙受派出使西南
夷，竹王不服被杀。事后僚人部族纷纷为竹王
鸣不平，汉朝只好安抚，封竹王的三个儿子为
列侯，“死，配食父祠”。

因为竹王崇拜，南安地方便建起了“竹王
祠”、“青竹祠”，祭祀这位古老的竹王。唐代女
诗人薛涛客居嘉州时，曾为竹王祠写下一首
诗：“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何处
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此后一千多
年，竹王祠香火不断，清初诗人王士禛路过时
还看到“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的
热闹场面。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溪，便因这座竹
王祠得了名——竹公溪。

在李势继位后，失去对僚人控制，诸僚四
处掠夺，汉南安原籍人多外迁，县地荒芜，不得
不在异地侨置南安郡和南安县。北周保定元
年（公元561年），平羌郡和平羌县的设置，标
志着秦、汉、魏、晋间存续800多年的南安，从
此从乐山建制史上消失。

从开明泮南迁，到唐蒙、司马相如时的“南
夷道”“五尺道”；从古老西南的贸易，到中国最
早佛教造像的诞生；从僚人入蜀，到南安县的
侨置与名存实亡……有人说，八百年南安，或
许就是一条路的故事。“竹公溪水绿悠悠，也合
三江一处流。”那些故事就在这条溪水里，无声
地流着。

■ 何德秀

峡谷里的风

午后，太阳直射下来，大渡河金河
大峡谷空气里浮动着江水蒸腾的潮气。
我们在新光村码头登上了游船。船笛
一声长鸣，游船破开碧绿的河面，我们
踏上观光甲板，河风裹着江水的凉意迎
面而来。抬眼望去，两岸崖壁直插云
霄，我心里想，定是哪个天神施了魔法，
一掌将山体硬生生劈开，诞出一条河
流，山间草木的清润渗透在水里，河水
才这般碧透。

卧于碧波之上的G245水上公路，
以划破天空的气势在我们头顶蜿蜒而
去。那是无数建设者用汗水，在大渡河
的惊涛与峡谷绝壁间拼出来的奇迹。这
条公路是枕头坝水电站库区蓄水后，路
基桥墩立于河面造就的临水悬空公路。
公路卧于碧波之上，路与湖水浑然一
体，水中有路，路映水光，让奔跑的路途
冲淡尘世的浮躁，生出几许浪漫。更重
要的是，它连通金口河、汉源、甘洛大小

凉山，车轮滚滚，连通山里山外的世界，
土特产走出大山，人们走出大山，也让
无数游客走了进来。

游船缓缓前行，我望见前方或赤褐
或灰白色的岩层，间着青青绿植，层层
叠叠，给大山平添了几许温柔。退休前
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何老师忽然指着前
方远山喊道：“快看，那就是天然坐佛。”
众人纷纷抬眼，只见远处山崖上，褐、白
相间的岩石，构成一尊巨型坐佛，头、
肩、胸、腿分明，安详端坐，我仿佛看到
它眉眼间的慈悲，仿佛它千百年来一直
守护着这片山水。我们连忙转身合影，
我望着那尊静默的坐佛，心里忽然想，
它什么都不说，一定什么都看见了，看
见了它脚下蜿蜒向远方的水上公路，看
见了为这片山水艰辛付出的人们。

船靠岸后，我们走进了关村坝胜利
村。村中“云端遗民”的雕塑静静述说
着原住民的生活——早年间住在崖壁

的悬空老屋，背运物资艰难攀爬的日
常。如今，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人们从
高山峭壁搬到了谷底，曾经的天堑变成
了通途。村子里黛墙白瓦，人们办民
宿、开餐馆，曾经的悬崖村蜕变成了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午时，我们饮了当地的老鹰茶，回味
甘甜，消热止渴。走在胜利村街头，见村
里人们自家门店销售自制的“老鹰茶”，
我们纷纷购买，带走这自然的天香。

暮色沉落大渡河河谷，半山腰上的
人家，次第亮起灯火，有人说“这是天上
的街市”，有人望着后山的孤灯，轻声
说，那是天上闪烁的一颗星，何老师却
说，那里有高山蓝莓即将成熟。

峡谷里此时正刮着顺河风，随着大
渡河滔滔不息的流水而去，山风涌出山
谷，奔向外面的世界，给人们带去了山
中新的讯息。

大渡河金口大峡谷吹着上河风。我们的游船折返，顺大渡河而下，上河
风强劲地撩起了我的遮阳帽，把一阵阵凉爽塞进心里，也吹散了夏日炎炎的
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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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恩铭

老屋里的旧自行车

离开汾阳故土，已是数十载春秋。
前些时日，我托侄儿回老宅看看，特
意嘱咐他去上窑洞瞧瞧，是否还留着
些有念想的旧物——柱石、石鼓、小石
狮，或是一口半旧的瓦缸。侄儿回来
说，那些值钱的物件，早被识货的人
拾掇走了，唯有一辆倒塌塌散了架的
旧自行车，歪歪斜斜挂在墙上，落满
了岁月的尘灰。一听此言，心头猛地
一热，眼眶竟有些发潮。那辆破自行
车，哪里是寻常交通工具，分明是我
整个童年与少年的宠件，是刻在汾阳
黄土坡上，最鲜活的时光印记。它曾
在黄土路上碾过风，在长坡上载过
笑，在清贫岁月里，撑起了我年少所
有的欢喜与骄傲。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汾阳村里，家
家户户自行车不是普遍有，家里有辆
崭新的自行车堪比如今的“宝马”。
谁家院里停着一辆锃亮的自行车，便
会获得全村艳羡的眼光。进城赶集、
走亲访友，全靠两条腿丈量，能借到
自行车骑上一程，已是天大的体面。
我们家有一辆二八大杠加重自行车，
七成新，铁架厚重，轮胎敦实，是父亲
外出谋生、赚钱养家的依仗。它沉默
地立在门后，像一位忠实的家人，沉
稳又可靠。

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放学路上总
望着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骑车飞驰而
过。车铃叮铃作响，风掀起衣角，前
杠坐人，后架载人，甚至还能站人，像
耍杂技一般，在街巷里招摇而过。我
站在路边，目光追着车影远去，心里
满是羡慕，暗暗盼着，何时也能拥有
这样一辆车，在村路上自由驰骋。

那年夏天，正午日头正烈，父亲在

屋里酣睡。我和小伙伴轻手轻脚掀起
门帘，合力抬起那辆沉重的二八大
杠，小心翼翼跨过门槛，溜到街上学
骑车。谁知被哥哥撞见，我心一紧，
以为他要去父亲面前告状。不料他满
脸欢喜，抢过车把笑道:“我来教你
们!”话音未落，便蹬着车一溜烟跑了，
我和小伙伴屁颠屁颠追在后面，跑得
上气不接下气，才知被他骗了——他
竟骑着车去虞城村玩耍了。后来，擅
自骑车的过错，全由我一人承担。可
父亲素来开明民主，非但没有责骂，
反倒耐心给我讲骑车的安全道理，只
叮嘱我切莫贪玩误事、伤及自身。

待到我上三年级，父亲将这辆二
八大杠送给了我。那一刻，我捧看车
把，只觉得满心都是欢喜，仿佛拥有
了全世界最珍贵的物件。

从此，这辆自行车便成了我形影
不离的伙伴，童年趣事，桩桩件件都
与它息息相关。

犹其记得一个午后，父亲让我午
休，我推脱说睡觉反倒头晕。父亲笑
着说:“汾阳人的午觉，牛王庙的跳。”
意思是，哪怕眯上片刻，下午也能精
神百倍。趁父亲熟睡，我约上伙伴一
同骑车撒欢。四辆自行车结伴而行，
一路骑到司马村，又折返而归。途经
北辛安，进村有一道长长的缓坡，那
是我们儿时遛车的赛场。不用脚蹬，
只凭惯性，车子便顺着坡风驰电掣而
下，风在耳边呼啸，少年的笑声撒满
黄土路。你追我赶间，车速太快，刹
车不及，我们连人带车一齐翻进坡下
的杨树林，浑身沾满泥土，脸上黑一
块白一块，像灰熊，又像大熊猫，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哭笑不得。好在只

是皮外伤，拍掉泥土，又推着车，嘻嘻
哈哈回了家。

时光流转，两年后，父亲买了一辆
崭新的凤凰二六式自行车，正式交到
我手中。那是我人生第一辆真正属于
自己的车，我爱若珍宝。我用蓝色塑
条细细包裹车架，给车轮装上鲜红的
毛圈，时不时抹上机械油，擦得锃光
瓦亮，连一丝灰尘都不忍沾染。它陪
我走过清晨的上学路，陪我穿过黄昏
的街巷，陪我度过无数无忧无虑的年
少时光。后来我入伍参军，去县城体
检，也是骑着它，一路稳稳前行。车
轮滚滚，碾过汾阳的黄土，碾过青涩
的岁月，也碾过我对故土最深的眷
恋。离家工作后，这辆车便闲置在老
宅。父亲曾问我，车子旧得不成样
子，无人骑行，是否处理掉。我连忙
摇头，说无论多旧，都要留着，等我回
来，还要再骑。如今，侄儿说，老窑洞
里，只剩这辆塌了架的旧自行车，孤
零零挂在墙上。它早已不能骑行，铁
架生锈，轮胎干瘪，却依旧守着老宅，
守着我回不去的童年，守着汾阳黄土
坡上的旧时光。那些追风的午后，那
些摔倒又爬起的欢笑，那些父亲开明
的叮嘱，那些伙伴间的嬉闹，都藏在
这辆旧自行车里，藏在汾阳的一草一
木、一坡一土中。岁月匆匆，我离乡
愈远，可只要想起这辆老自行车，心
头便满是温暖。原来，我怀念的从不
止一辆自行车，而是那段清贫却纯粹
的时光，是故土的烟火，是父亲的慈
爱，是少年不知愁的欢喜，是刻在骨
血里，永远割不断的汾阳乡愁。那辆
老车，便是我与故乡之间，最温柔的
牵绊。

原来，我怀念的从不止一辆自行车，而是那段清贫却纯粹的时光，是故土
的烟火，是父亲的慈爱，是少年不知愁的欢喜，是刻在骨血里，永远割不断的
汾阳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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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潋滟。 江汉 摄

一束光侧窗探照
桌案上，丝绒铺呈
白是虚静红是喧嚣
淬火土陶以浑圆朴拙收纳时光
潜藏多少看不见的年轮、星子
空，是一种留白与成全

五月供奉。桃橘粽饼凝聚人心
杯盏细碟镌刻烟火
酒红深宿，忠肝利胆
高光明亮与祝愿同在

插花：菖蒲、艾草、栀子
风起时如蝶舞心旌
错落的悬丝香囊宛如游鱼

一位长者，来自楚国
怀抱孤独的灵魂
衣袂飘飘从画中走出

端午·静物

■ 冯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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